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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今
秋
，
香
港
報
業
公
會
將
迎
來
成
立
一
甲
子

紀
念
，
其
實
香
江
甫
開
埠
即
進
入
報
刊
大
發
展

期
，
至
今
仍
蔚
為
大
觀
。
近
日
，
偶
翻
報
業
公

會
十
年
前
編
纂
的
五
十
周
年
紀
念
畫
冊
，
始
知

︽
遐
邇
貫
珍
︾
是
香
港
早
期
頗
有
影
響
的
一
份

報
刊
，
可
我
始
知
竟
對
這
份
曾
在
中
國
近
代
報
刊
史

上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的
刊
物
懵
懂
不
知
，
頓
感
汗
顏
。

︽
遐
邇
貫
珍
︾
︵C

hinese
Serial)

是
香
港
的
第

一
份
中
文
報
刊
，
一
八
五
三
年
八
月
一
日
創
刊
。

一
八
四○

年
鴉
片
戰
爭
後
，
更
多
西
方
傳
教
士
與
英

商
一
道
，
乘
船
來
此
地
辦
報
，
弘
揚
基
督
教
義
。
最

初
幾
年
的
報
刊
採
用
的
是
英
文
印
刷
，
其
後
才
出
中

文
版
。
出
生
於
倫
敦
的
傳
教
士
麥
都
思
為
︽
遐
邇
貫

珍
︾
首
任
總
編
輯
。
刊
物
每
月
一
期
，
由
香
港
英
華

書
院
以
竹
紙
單
面
鉛
印
，
十
六
開
線
裝
書
形
式
發

行
，
主
要
向
華
文
讀
者
傳
播
西
方
歷
史
、
地
理
、
科

學
、
文
學
、
政
治
和
宗
教
等
方
面
知
識
，
報
道
中
西

新
聞
。

︽
遐
邇
貫
珍
︾
之
所
以﹁
珍﹂
，
是
因
為
它
創
造

了
中
國
報
刊
史
上
的
許
多﹁
第
一﹂
，
它
是
中
國
第

一
份
刊
登
廣
告
的
報
刊
，
廣
告
有
船
期
、
市
價
、
商

情
和
醫
生
治
病
等
；
真
正
開
創
了
時
政
報
道
和
評
論
，
如
對
太

平
天
國
、
小
刀
會
和
其
他
會
黨
的
起
義
有
大
量
報
道
；
開
設
了

﹁
喻
言
一
則﹂
專
欄
，
為
我
國
報
章
副
刊
之
濫
觴
，
而
今
香
江

報
章
專
欄
之
繁
盛
或
許
有
其
功
勞
吧
。

︽
遐
邇
貫
珍
︾
每
期
印
三
千
份
，
發
行
至
上
海
、
福
州
、
廣

州
等
通
商
口
岸
，
擁
有
大
量
中
國
讀
者
，
對﹁
天
朝﹂
向
西
方

學
習
，
對
當
今
的
中
國
近
代
史
研
究
也
提
供
了
有
價
值
的
素

材
。
可
惜
的
是
，
麥
都
思
任
總
編
輯
的
時
間
很
短
，
繼
任
者

理
雅
各
擔
任
英
華
書
院
校
長
後
，﹁
辦
理
之
人
，
事
務
繁

忙
，
不
暇
顧
及
此
舉
耳﹂
，
︽
遐
邇
貫
珍
︾
三
歲
便
壽
終
正

寢
。同

事
王
新
源
告
訴
我
，
︽
遐
邇
貫
珍
︾
全
套
真
本
現
僅
存
於

英
國
倫
敦
，
日
本
關
西
大
學
華
裔
人
士
沈
國
威
對
香
港
早
期
報

史
研
究
頗
有
心
得
，
將
其
全
部
影
印
帶
回
日
本
，
上
海
辭
書
出

版
社
後
從
日
本﹁
反
芻﹂
回
中
國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
香

港
文
匯
報
︾
前
後
發
表
過
一
百
五
十
多
篇
介
紹
︽
遐
邇
貫
珍
︾

的
專
欄
文
章
。
作
者
三
繞
︵
原
名
梁
濤
，
另
一
筆
名
叫
魯
金
︶

為
香
港
著
名
掌
故
學
家
，
由
於
他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突
然
去
世
，

百
餘
篇
精
美
專
欄
文
章
始
終
未
能
結
集
出
版
。

香
港
在
中
國
報
業
發
展
史
上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
欣
聞
一
眾
新

聞
前
輩
正
在
籌
辦﹁
香
港
新
聞
博
物
館﹂
，
地
點
就
在
活
化
的

中
環
街
市
，
所
處
的
中
西
區
曾
是
香
港
報
章
發
源
地
，
早
期
十

多
家
報
館
皆
雲
集
於
此
。
相
信
博
物
館
的
建
立
將
有
助
於
收

集
、
整
理
和
研
究
彌
足
珍
貴
的
香
港
早
期
報
業
發
展
史
料
，
使

其
化
為﹁
東
方
之
珠﹂
獨
特
的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勿忘《遐邇貫珍》

打
從
五
十
年
代
開
始
，
劉
以
鬯
一
直
是
香
港

文
壇
上
的
一
位﹁
異
人﹂
。
說
他
是﹁
異
人﹂
，

那
是
一
點
也
沒
錯
的
。
他
一
手
寫
通
俗
文
學
作

品
，
賴
以
維
生
；
一
手
寫
高
雅
文
學
，
彷
彿
是
個

﹁
精
神
分
裂
者﹂
。
同
時
，
他
的
職
業
是
副
刊
編

輯
，
在
以
商
品
為
先
的
報
界
裡
，
他
每﹁
忤
逆﹂
老

闆
的
主
意
，
在
大
眾
化
的
副
刊
裡﹁
暗﹂
落
嚴
肅
稿

件
，
造
就
了
不
少
文
學
後
輩
，
如
西
西
、
也
斯
等
。

這
還
不
是﹁
異
人﹂
？

夜
讀
他
的
︽
暢
談
香
港
文
學
︾
，
卻
又
有
一
番
感

受
。
這
書
收
輯
了
他
對
香
港
文
學
不
少
見
解
，
如
研

討
會
上
的
講
談
，
如
接
受
電
台
訪
問
的
稿
子
，
如
書

的
序
言
；
當
然
，
還
有
他
的
懷
人
憶
事
。
內
容
雖
然

龐
雜
，
但
終
歸
來
說
，
他
的
文
學
思
想
和
理
念
，
卻

已
一
目
了
然
。
劉
先
生
雖
然
在
報
刊
大
寫
通
俗
小

說
，
卻
不
能
說
他
不
是
一
個
嚴
肅
文
學
家
。
他
對
雅

與
俗
的
態
度
，
在
︿
香
港
文
學
的
雅
與
俗
﹀
中
，
有

明
確
的
见
地
：﹁
嚴
肅
文
學
自
有
其
價
值
，
但
俗
文

學
不
一
定
都
是
壞
的
。
俗
文
學
可
分
兩
類
：
一
是
通

俗
文
學
，
一
是
庸
俗
文
學
。
通
俗
文
學
也
有
好
的
；

庸
俗
文
學
都
是
低
劣
的
文
字
商
品
。﹂
即
是
，
通
俗

並
非
庸
俗
，
甚
至
低
俗
，
他
這
分
野
，
證
諸
他
在
報

刊
所
連
載
的
通
俗
文
學
，
有
時
候
是
頗﹁
雅﹂
的
。
他
引
用
季

羨
林
的
話
說
：﹁
雅
和
俗
之
間
的
界
限
是
十
分
模
糊
的
。﹂
不

錯
，
有
些
作
品
每
被
視
為﹁
俗﹂
，
但
當
被
一
些
學
者
、
文
評

家
發
掘
後
，
就
變
成﹁
雅﹂
的
了
，
正
如
張
愛
玲
、
金
庸
的
小

說
。
劉
先
生
的
一
些
作
品
又
何
嘗
不
是
如
此
，
近
年
經
過﹁
翻

新﹂
後
，
重
加
出
版
，
不
是﹁
雅﹂
起
來
嗎
？
而
庸
俗
是
雅
不

起
來
的
，
這
就
是
劉
先
生
的
觀
點
。

書
中
有
篇
︿
香
港
文
學
的
起
點
﹀
，
是
劉
先
生
的
洞
見
。
他

不
理
文
學
的
新
與
舊
，
將
香
港
文
學
的
起
點
定
於
一
八
七
四

年
，
是
因
為
王
韜
這
年
與
友
人
合
辦
了
︽
循
環
日
報
︾
，
自
任

主
編
，
開
創
︽
循
環
日
報
︾
副
刊
，
經
常
在
副
刊
裡
發
表
文
學

作
品
。
王
韜
學
問
精
深
，﹁
有
多
方
面
的
才
能
，
也
有
多
方
面

的
知
識
，
因
此
取
得
的
成
就
也
是
多
方
面
的
。﹂
他
引
忻
平
在

︽
王
韜
評
傳
︾
中
的
話
，
指
王
韜
在
︽
循
環
日
報
︾
副
刊
寫
了

﹁
不
少
詩
詞
、
散
文
，
各
種
文
藝
小
說
與
粵
謳﹂
。
王
韜
也
寫

粵
謳
？
劉
先
生
為
此
作
了
詮
釋
：﹁
粵
謳
，
是
一
種
用
廣
東
話

表
達
的
文
學
形
式
，
王
韜
來
自
上
海
，
能
夠
在
香
港
文
學
的
萌

發
期
就
在
︽
循
環
日
報
︾
副
刊
裡
發
表
粵
謳
，
足
見
他
的
多
才

多
藝
。﹂

王
韜
談
狐
說
鬼
的
聊
齋
式
小
說
，
我
看
了
不
少
；
但
粵
謳
卻

無
緣
一
讀
。
這﹁
提
點﹂
很
重
要
，
曾
想
翻
遍
現
存
的
︽
循
環

日
報
︾
來
求
證
，
卻
苦
於
俗
事
纏
身
，
未
能﹁
竟
業﹂
。
那
還

有
待
將
來
了
。
一
部
︽
暢
談
香
港
文
學
︾
，
確
可
看
出
劉
先
生

的
暢
所
欲
言
。﹁
暢﹂
同﹁
鬯﹂
，﹁
暢
談﹂
就
是﹁
鬯

談﹂
。

書
中
不
少
篇

章
，
劉
先
生﹁
暢

談﹂
他
在
報
章
副

刊
工
作
時
的
經

驗
，
對
報
刊
老
闆

的
商
業
頭
腦
，
滿

不
以
為
然
，
甚
至

指
為
扼
殺
高
雅
文

學
的
兇
手
。

但
報
刊
既
是
商

品
市
場
的
消
費

品
，
沒
有
了
銷

數
，
又
如
何
維
持

呢
？
這
值
得
我
們

深
思
。

劉以鬯的「暢談」

認
識
陳
慧
嫻
早
在
她
入
行
之
前
，
當
年
她
是
學
界
唱
家

班
，
凡
有
歌
唱
活
動
總
有
她
的
一
份
兒
，
她
告
訴
我
，
還
保

留
着
我
當
年
當
司
儀
她
唱
歌
的
合
照
哩
。

卅
年
前
，
她
正
式
加
入
歌
唱
行
列
，
︽
逝
去
的
諾
言
︾
使

她
一
炮
而
紅
。
父
親
是
入
境
處
高
層
，
一
直
以
紀
律
部
隊
精

神
教
女
要
求
她
，
所
有
面
前
的
路
都
早
早
規
劃
了
，
例
如
女
兒
一

定
要
完
成
大
學
課
程
。
小
娘
子
聽
話
，
入
讀
浸
會
書
院
主
修
英

文
，
可
惜
工
作
極
忙
，
不
能
分
心
。
那
次
法
文
考
試
，
她
真
的
力

不
從
心
︱
︱
跟
父
親
商
量
暫
停
學
業
，
待
他
日
儲
夠
學
費
，
再
重

回
校
園
。

慧
嫻
的
歌
深
受
歡
迎
，
大
家
都
說
她
有
一
位
好
監
製
，
區
丁

玉
。
區
丁
玉
有
很
敏
銳
的
耳
朵
，
為
陳
慧
嫻
選
了
很
多
靚
歌
。
年

輕
男
女
一
拍
即
合
，
在
公
在
私
都
心
有
靈
犀
，﹁
是
我
主
動
的
，

當
年
他
一
人
面
對
龐
大
的
錄
音
控
制
台
，
指
揮
若
定
，
好
有
型
，

我
請
經
理
人T

O
N
Y

問
他
有
沒
有
女
朋
友
，
他
說
沒
有
，
停
一
下

子
，
又
說
，
好
想
有
…
…
哈
，
於
是
，
我
們
開
始
了
。﹂

戀
情
曝
光
，
也
抵
不
過
對
父
親
的
諾
言
，
數
年
後
，
她
真
的
放

下
了
事
業
和
感
情
到
美
國
升
學
去
了
。
她
的
︽
夜
機
︾
︽
千
千
闕

歌
︾
帶
出
了
離
愁
別
緒
，
她
變
回
了
一
位
大
學
生
，
過
着
一
直
追

尋
的
非
明
星
生
活
，
自
由
自
在
。
樂
迷
一
直
等
她
歸
來
。

慧
嫻
獲
得
一
等
榮
譽
畢
業
，
然
後
回
歸
樂
壇
，
可
惜
卻
適
應
不

了
新
的
工
作
環
境
，﹁
以
前
唱
片
公
司
無
分
彼
此
，
上
下
一
心
，
今
天
階
級

觀
念
極
重
，
我
不
太
開
心
。﹂
未
幾
傳
出
了
慧
嫻
患
上
焦
慮
症
，
是
懼
怕
長

江
後
浪
推
前
浪
嗎
？
非
也
，
原
來
全
因
那
隻
從
美
國
帶
回
來
的
自
來
貓
，
忽

然
從
住
處
廿
五
樓
跳
了
下
去
。
一
時
間
，
她
痛
心
得
不
能
自
拔
，
直
至
另
一

隻
貓
救
了
她
。

話
說
當
日
，
家
中
最
肥
胖
的
花
貓
走
來
要
她
餵
食
，
她
拒
絕
了
，
要
牠
減

肥
。
十
多
分
鐘
後
，
傭
人
通
知﹁
肥
仔﹂
死
了
，﹁
我
抱
着
牠
沒
有
哭
，
內

心
竟
然
生
起
了
一
種
釋
懷
的
感
覺
，
我
想
通
了
，
生
命
有
盛
衰
和
死
亡
，
人

生
就
是
無
常
，
我
們
總
得
要
面
對
和
接
受
，
一
下
子
我
從
黑
暗
中
掙
脫
出

來
，
我
重
新
生
活
！﹂

焦
慮
症
使
她
受
苦
，
也
使
她
認
識
了
生
命
中
第
三
位
戀
人
，
主
診
的
謝
醫

生
，
兩
人
很
快
便
走
上
戀
愛
道
路
，
可
是
相
處
才
發
現
性
格
大
不
同
，﹁
我

的
心
態
應
該
過
了
拚
搏
期
，
可
以
悠
閒
的
生
活
，
他
卻
認
為
女
子
一
定
要
工

作
，
他
希
望
身
邊
人
每
天
上
班
，
我
沒
有
天
天
工
作
，
也
沒
有
如
他
理
想
中

留
在
家
裡
做
家
務
，
我
們
分
手
了
。﹂

我
問
三
段
戀
情
，
哪
一
段
最
刻
骨
銘
心
，
意
外
地
竟
然
不
是
區
丁
玉
，

﹁
他
比
我
大
八
歲
，
當
年
他
要
成
家
，
我
還
是
個
小
妹
妹
，
我
們
相
交
相

知
，
我
視
他
為
家
人
，
他
的
太
太
也
很
放
心
。
其
實
謝
醫
生
才
是
我
最
難
放

下
的
，
因
為
我
在
懂
愛
情
之
後
才
認
識
他
。﹂
慧
嫻
終
於
長
大
了
，
她
將
精

神
都
投
入
演
唱
會
工
作
裡
，
見
她
精
神
煥
發
，
印
證
了
鄭
秀
文
講
的
一
句

話
：﹁
每
個
人
都
要
相
信
自
己
，
且
行
且
進
步
。﹂

不斷進步的陳慧嫻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在
米
蘭
街
頭
散
步
，
發
現
當
地
真
不
少
華
人
。

同
行
的
朋
友
自
認
購
物
狂
，
每
天
逛
街
都
不
厭
，

我
樂
於
奉
陪
。

米
蘭
中
央
車
站
一
帶
，
有
點
像
尖
沙
咀
彌
敦

道
，
遊
客
和
本
地
人
都
很
多
。
好
些
移
民
開
的
小

店
，
賣
質
地
不
錯
的
中
下
價
衣
服
，
款
式
緊
跟
意
大

利
時
尚
，
在
當
地
工
場
生
產
。
一
條
很
見
得
人
的
連

身
裙
，
只
賣
十
五
歐
羅
，
折
合
約
一
百
五
十
港
元
，

很
吸
引
。
朋
友
以
前
做
製
衣
，
眼
光
很
好
。
到
米
蘭

第
一
天
，
她
就
在
一
家
中
國
人
開
的
小
店
，
看
中
一

件
針
織
外
套
，
很
酷
，
但
她
想
要
的
紅
色
卻
沒
有
。

老
闆
說
他
當
天
下
午
就
去
入
貨
，
叫
我
們
明
天
回

來
。
我
朋
友
是
社
交
奇
才
，
精
於
打
開
話
匣
子
，
沒

兩
句
就
知
道
老
闆
是
溫
州
人
，
來
了
米
蘭
廿
多
年
，

在
市
內
有
兩
家
服
裝
店
。
其
實
她
不
一
定
買
那
外

套
，
但
我
們
還
是
答
應
再
來
。

然
後
我
們
在
米
蘭
消
磨
了
幾
天
，
發
現
華
人
不
但

經
營
中
餐
館
、
服
裝
店
，
還
有
各
式
辦
館
和
雜
貨
乾
貨
店
，
老
闆

都
是
中
國
人
，
但
舖
面
夥
計
則
多
是
中
東
、
北
非
或
東
歐
人
。

臨
走
那
天
，
要
買
東
西
了
，
我
們
又
回
去
溫
州
老
闆
的
小
店
。

他
果
然
守
信
，
為
朋
友
留
起
那
件
紅
色
的
針
織
外
套
。
趁
朋
友
試

衣
服
，
我
問
老
闆
的﹁
身
世﹂
，
原
來
他
是
八
十
年
代
末
旅
遊
時

來
的
，
來
了
就
不
走
，
還
把
家
鄉
的
父
母
和
兄
弟
姐
妹
都
弄
了
過

來
，
現
在
都
能
操
意
大
利
語
。
大
女
兒
已
結
婚
了
，
女
婿
也
是
華

人
，
在
米
蘭
開
酒
吧
。
他
還
有
個
三
歲
的
兒
子
，
在
讀
幼
兒
園
，

跟
着
花
了
好
長
時
間
讚
美
意
大
利
的
教
育
制
度
，
比
如
，
幼
兒
園

飯
菜
都
有
專
人
設
計
，
今
餐
吃
肉
，
下
餐
吃
菜
，
十
分
均
衡
，
又

說
意
人
普
遍
有
教
養
，
在
公
眾
場
合
絕
不
大
呼
小
叫
，
還
有
，
如

在
街
上
不
舒
服
或
跌
倒
，
馬
上
會
有
途
人
過
來
問
要
不
要
幫
忙
，

絕
非
敲
竹
槓
或
有
不
軌
意
圖
。
我
問
他
意
大
利
女
人
都
喜
歡
甚
麼

款
式
的
衣
服
，
他
幽
默
地
說
意
國
女
人
無
論
年
齡
多
大
，
都
喜
歡

少
女
的
俏
麗
收
腰
款
式
。
我
又
問
他
常
回
去
溫
州
嗎
？
他
說
廿
多

年
只
回
國
一
次
，
現
在
已
沒
興
趣
回
去
。

朋
友
最
後
買
了
那
件
針
織
，
只
十
五
個
歐
羅
，
絕
對
超
值
。

溫州老闆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四
月
日
本
追
櫻
，
廣
島
縣
是
重
點
地
。
因
為

有
宮
島
的
大
鳥
居
、
嚴
島
神
社
；
福
山
城
、
鞆

之
浦
；
尾
道
的
千
光
寺
公
園
、
古
寺
巡
遊
、
文

學
館
之
路
；
瀨
戶
內
海
、
大
三
島
…
…
。

廣
島
市
本
身
沒
有
吸
引
景
點
嗎
？
又
不
是
，

只
是
令
人
覺
得
沉
重
而
已
！

廣
島
縣
位
於
本
州
西
部
的
中
部
，
包
括
以
因
島

為
主
的
瀨
戶
內
海
的
一
百
五
十
座
島
嶼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
廣
島
市
遭
到
原
子
彈
轟
炸
，
為
了

使
全
世
界
了
解
這
場
災
難
，
現
在
作
為
一
座
和
平

城
市
，
廣
島
已
經
被
全
世
界
的
人
們
所
熟
知
。

廣
島
巿
位
於
廣
島
縣
西
南
邊
，
正
因
有
着
背
山

面
海
的
特
殊
地
形
，
所
以
曾
為
造
船
工
業
重
鎮
和

軍
事
補
給
的
重
要
基
地
，
也
因
此
成
為
二
次
大
戰

期
間
，
美
國
投
擲
原
子
彈
的
目
標
城
巿
。
原
爆
後

的
廣
島
巿
積
極
復
建
，
街
道
寛
敞
，
建
築
整
齊
。

除
了
復
原
為
一
個
工
商
文
化
多
元
城
巿
外
，
也
因

原
爆
歷
史
而
成
為
一
個
倡
導
和
平
的
綠
色
城
巿
。

在
平
和
記
念
公
園
內
有
一
盞
常
年
不
滅
的
和
平

燈
，
用
以
警
示
世
人
戰
爭
的
殘
酷
，
只
有
世
人
摒

棄
核
武
，
燈
才
會
熄
滅
。

不
知
是
否
諷
刺
，
原
爆
為
廣
島
市
帶
來
了
一
件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
｜﹁
原
爆
圓
頂
遺
址﹂
。
圓
頂
屋
的
前
身
是
廣
島
物
產
陳

列
館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
美
國
向
日
本
廣
島
投
下
人
類

史
上
第
一
顆
原
子
彈
。
原
子
彈
在
這
棟
圓
頂
屋
的
正
上
方
爆

炸
，
爆
炸
中
心
附
近
的
建
築
物
全
被
夷
為
平
地
，
所
有
人
也
當

場
死
亡
。
位
於
爆
炸
中
心
正
下
方
的
圓
頂
屋
，
由
於
只
受
到
來

自
上
方
的
垂
直
向
衝
擊
波
，
才
沒
有
被
完
全
摧
毀
而
得
以
留
下

部
分
結
構
。

今
日
的
廣
島
巿
已
從
原
子
彈
爆
炸
過
後
的
灰
燼
中
重
建
起

來
，
爆
炸
中
心
點
的
附
近
被
整
頓
成
平
和
公
園
，
園
內
保
留
了

當
時
被
爆
唯
一
留
下
來
的
建
築
物
、
也
另
外
建
設
了
平
和
記
念

資
料
館
、
各
種
供
養
塔
和
慰
靈
碑
等
紀
念
設
施
，
目
的
是
讓
世

人
永
遠
記
取
這
個
教
訓
，
希
望
悲
劇
不
會
再
度
發
生
。

記取悲慘教訓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一泡童子尿引發的滔天巨浪，讓香港和內地之
間的弦，再一次被撥緊。劍拔弩張的喧囂，刷新
了以往不良事件的破壞震級。兩地媒體人的頻頻
發聲，或褒或貶或平，都會驚起一地罵聲。在一
國的大家庭裡，不講衛生、沒有秩序，都可以算
做家長裡短的事情的話，那手心手背五個指頭各
有長短，怎麼說都是錯，說得多了也都是淚。
該事件總讓我想起10年前的香港。那時候，無

論是在銅鑼灣的鵝頸橋下，還是步履匆匆的中
環，用普通話問路，總是會陷入受寵若驚的感動
裡。不管是問出街買菜的大嬸，還是衣領挺括的
白領哥哥仔，舒心滿意的答案均可以被預料。有
一回，在告士打道的天橋下，一位過街的中年男
子，為了讓一臉迷茫的我快一點找到路，頂着30
度的高溫天氣，領着我走了10多分鐘，直至抵達
我手中地圖上勾出的那幢大廈的大堂裡，他才揮
汗如雨地微笑着跟我道別。
那時候，通往紅磡車站的列車上，還沒有像現
在這樣，每一趟都擠滿了爭先恐後搶座位的人。
車速不緩，車內秩序井然。抱孩子的人，行動不
方便的人，稍稍流露出老態的人，包括拖着重行
李的人，很容易就能找到座位。車廂裡，沒有人
吃東西，沒有人喝東西，更沒有人肆無忌憚地大
聲講電話，或是高聲聊私房話。一切都在自然的
安靜裡，等待車門打開，到站下車，到站上車。
有些個下午，從紅磡返回羅湖的車次上，我甚至
可以埋頭在筆記本裡，對着窗外不斷划向身後的
村屋山巒，幾頁幾頁地書寫悠然的雜記。
那時候，灣仔的市場上，在窄窄街道擺賣水果

檔口的店主，是一位可愛風趣的大叔。不管我買
的是車厘子還是新奇士，他都會用親切的笑容待
我。最近一次，也就是上個月，在他的攤檔前，
我用普通話說了一句「我想要最甜的車厘子」，
大叔卻像改了性子一樣，看也不看就扔過來一句
硬邦邦的話：「我這裡的生果都一般，請到別家
去。」
那時候，銅鑼灣的SOGO對我來說還很奢侈，
數千元一件的POLO衫，試多少次，拆開幾包，
溫良恭儉的售貨員，脾氣會一直好到我真的以為
自己是上帝。可是，就在去年，還是那間專櫃，
才要求看第二條淺色圍巾，已經冷若冰霜的售貨
小姐，就直接把帶着包裝的圍巾「啪」的一聲，
拍在不遠處的玻璃櫃枱上。
還是那個有着美麗港灣的香港，還是那個五星

紅旗和紫荊花旗高高飄揚的香港，還是那列在軌
道上來回重複的火車，還是那個熟悉的水果檔店
主，那間著名品牌的專賣店。同樣說着普通話的
我，卻生生地遭遇了從受寵若驚到自取其辱的驚
人裂變。
「血濃於水」這四個字，第一次在香港立法會
裡，變成了一支質疑和投射的利箭。箭的那一
頭，是懇切希望向雅安地震撥款的香港政府。就
在不遠的6年以前，不同政見、不同派別的立法
會議員，還能梨花帶雨一臉悲傷地走上街頭，為
被他們稱作「內地同胞」的四川災民，盡心盡力
四處籌款。一擲萬金慷慨解囊不算，更多的港
人，主動趕往災區，希望把血濃於水的承諾付諸
實踐。可是現在呢，一切都在發生着讓人詫異的

改變。
在奢侈品牌讓人眼花繚亂的廣東道上，有些香
港的年輕人，高唱着《蝗蟲之歌》，用最直白的
方式表達着對內地訪港客的厭惡。「國教」更被
視作洪水猛獸，港人舉家上街抵制。其實，所謂
「國教」不過是一種國情通識教育，讓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公民，對自己的國家有個大體的認識而
已。港人如此痛恨子女接受「國教」，在我看
來，只不過是擔心接受這樣的教育，會讓孩子可
能染上內地訪港客不講公共道德的不良習氣罷
了。
「雙非」、「水客」、「限帶」、「蝗

蟲」……越來越多的標籤，被赤裸裸而直接地貼
在「內地同胞」身上。歧視不僅如此，代表殖民
屈辱的港英米字旗，居然極端地重現香港街
頭……寫到這裡，我必須很淺層次地說一句，香
港確實病了。這個有着700萬人口的城市，開始
用一些極端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內心的焦慮和不
適。回歸17年了，生個兒子都該交女朋友了，何
況是要從內心融入隔絕了百年的母體。但，我又
必須冷靜地說，香港病了，最該吃藥的卻應該是
內地。通常，眾所周知的常識最容易被人視而不
見。我不想牽扯任何跟主義和體制有關的東西，
我只是想以切身的體會，開幾味尋常藥物。
相對於更多的農民兄弟和農民工兄弟，能去香
港、澳門、台灣旅遊購物的人，確實代表了改革
開放富起來之後的中國人民，也能代表擁有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的國民素質。只是，煩勞在奉行以
人為本的港澳台社會裡，不要覺得自己很
「牛」，可以隨意踐踏當地人習以為常的公共秩
序、公共道德。這些對我們來說並不高深，至少
在上幼兒園時，就已經被教導過。比如，不要把
公共場所當成是自家的陽台，高談闊論可以，但
是請不要高聲喧嘩。這裡說的公共場所，包括所

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機場、餐廳、車站，還有洗
手間。
不要把口水和垃圾隨意拋吐，任何一種人類文
明，清潔、衛生的環境，必定像空氣和水一樣，
不可或缺。如果你嘴裡的濃痰實在是不吐不快，
那麼也請小心翼翼地吐在紙巾裡，包好了，放進
不遠處的垃圾桶裡。
所有需要排隊的地方，都請不要猛塞勇擠，出
來是玩樂不是玩命。搭乘地鐵的時候，注意按照
地面上的指示箭頭排隊上下。搭乘手扶電梯時請
一定要左行右立，這一點特別重要。你是閒散的
觀光客，工作在這裡的人需要爭分奪秒。搭的士
也請排隊，有素質的本地人會讓你優先，但這並
不代表你可以選擇素質缺失。請無論是在購物還
是用餐時，一定不要對為您服務的工作人員呼來
喝去。在文明的社會裡，工種真的沒有貴賤。
最後，請在出境的時候明白一個事實：此行確
實會花大把的人民幣，可是也會買到稱心如意的
商品和服務。這是公平對等的市場行為，沒有施
捨也沒有恩賜。
如果認為我說的這些有道理，就請將此文手

推薦給親朋好友，這或許並不能改變什麼。但
是，卻很有可能會讓我們變得被人尊重、文明自
信。昔年萬國來朝的禮儀之邦，或許便真的不遠
了。

香港生病 內地吃藥

百
家
廊

趙
鵬
飛

香
港
就
業
率
高
，
幾
乎
是

全
民
就
業
。
不
少
行
業
還
出

現
勞
工
緊
缺
，
老
闆
力
爭
輸

外
勞
減
低
成
本
哩
。
五
月
一

日
國
際
勞
動
節
，
兩
大
勞
工

團
體
分
別
發
起
遊
行
表
訴
求
。

數
十
萬
會
員
的
工
聯
會
大
遊

行
提
出
六
項
訴
求
，
理
事
長
吳

秋
北
表
示
，
政
府
要
兌
現
取
消

強
積
金
對
沖
承
諾
。
而
工
會
反

對
大
輸
外
勞
，
要
先
改
善
本
地

工
人
待
遇
，
檢
討
標
準
工
時
，
保

障
工
人
權
益
等
等
。

勞
資
雙
方
是
同
坐
一
條
船

的
，
然
而
，
不
同
角
度
，
不
同
利

益
，
當
然
有
相
反
訴
求
。
正
所
謂

﹁
利
之
所
在﹂
也
。
站
在
資
方
角

度
，
本
港
中
小
型
企
業
佔
大
多

數
，
現
時
舖
租
昂
貴
，
勞
工
薪
金

不
輕
，
若
再
設
所
擬
之
標
準
工
時

標
準
的
話
，
依
實
際
環
境
而
論
，

不
少
行
業
根
本
無
法
營
運
的
。
其
實
，
當
下

不
少
營
運
商
僅
得
微
利
而
已
，
成
本
一
加
，

只
能
結
業
了
。
不
過
，
老
實
說
，
屈
指
計

計
，
香
港
經
濟
確
實
進
步
了
，
可
是
仍
有
行

業
勞
工
薪
金
上
升
不
多
。
要
改
善
生
活
水

平
，
難
矣
！
勞
資
雙
方
同
舟
共
濟
才
能
持
續

發
展
，
得
以
生
存
，
否
則
，
單
只
一
方
堅
持

利
益
而
不
顧
對
方
困
難
，
必
有
所
損
，
甚
至

兩
敗
。
忍
讓
與
包
容
，
勞
資
關
係
才
能
和

諧
。灣

仔
有
間
小
快
餐
店
，
由
一
名
大
學
生
所

開
，
在
她
父
母
支
持
下
，
生
意
不
俗
。
小
女

老
闆
親
自
招
呼
客
人
並
作
收
銀
員
。
下
班
伙

計
休
息
了
，
她
還
要
同
企
堂
服
務
員
齊
齊
洗

碗
碟
。
她
訴
苦
最
難
請
洗
碗
工
，
請
企
堂
服

務
員
多
為
大
專
程
度
，
說
明
要
助
洗
碗
的
。

看
來
勞
資
僱
傭
文
化
漸
似
歐
美
。
在
外
國
大

學
生
當
企
堂
、
清
潔
工
比
比
皆
是
。
為
解
決

清
潔
工
難
請
的
困
難
，
現
時
大
集
團
也
好
，

小
食
肆
也
好
，
流
行
外
判
清
潔
碗
碟
。
一
旦

成
風
氣
，
或
許
清
潔
工
需
求
會
下
降
。

勞資雙方同船共渡 思旋
天地
思 旋

■責任編輯：趙 僖 2014年5月6日（星期二）

■從該書中可看出劉以鬯的文學理念。

■■儘管日前的儘管日前的「「便溺事件便溺事件」」引起了不少爭議引起了不少爭議，，
但銅鑼灣街頭依舊熱鬧非凡但銅鑼灣街頭依舊熱鬧非凡，，人潮湧動人潮湧動。。


